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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4 月 26 日，全国
考古人才计划重点项
目——“生物考古视野
下红山文化人群、社会

与生业经济研究”在沈阳召开开题
论证会，以此为契机，辽宁搭建开
放平台，聚合全国精锐协同攻关，
不再局限于研究玉器、遗迹，而是
用古DNA与同位素等生物考古
技术直接对准“人”，从遗骸中寻找
答案。项目同时强调老中青搭配，
在实战中培育考古新人。

把目光对准“人”：从遗骸中
读取先民身世

红山人到底从哪里来，最终又去了哪里？

红山社会到底是父系，还是母系？

红山先民到底靠农耕还是渔猎生活……

4月26日，一场重要的考古研讨会在辽宁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上述红山文化“未解

之谜”，已经确定为今后几年重点研究内容。

这场会议，也是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

重点项目——“生物考古视野下红山文化人

群、社会与生业经济研究”开题论证会。

全国考古领域的专家、高校科研团队齐

聚一堂。大家围绕一个核心目标发力：辽宁

搭台、全国聚力，用前沿科技破解红山文化千

年谜团，同时培养更多考古新人，让古老文明

研究薪火相传。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演进与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一环。五六千年前，在古辽西大地

上，红山先民们建起祭坛、女神庙，雕琢出精

美的玉器，点亮了史前文明曙光。

但长久以来，诸多疑问一直没有答案：同

一座积石冢里，那些逝者之间彼时是什么关

系？红山先民靠什么吃饭生存？族群结构是

什么样？社会是怎么运转的？

这些未解之谜，成了考古界一直想攻克的难

题。而这次开题会，就是要打破这些研究僵局。

在今后几年的研究中，一方面，用前沿生

物考古技术，直面历史谜题；另一方面，靠辽

宁搭建的开放合作平台，汇聚全国力量，联手

破解难题。

项目牵头人、吉林大学蔡大伟教授给出

了红山社会这些“未解之谜”清晰的解题思

路，即不再局限于研究玉器、遗迹等老路子，

这次要把目光对准“人”。

也就是说，依靠古 DNA 分析、同位素检

测、体质观测、动植物考古等多种科技手段，

深挖红山遗址里的人骨、兽骨、植物遗存。这

项研究，填补了红山文化生物考古的空白。

据悉，用科技手段破解历史谜题，结果更科

学、更准确，能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实打实

的证据。

不闭门搞考古：让全国力量
参与进来

好的研究，离不开好的平台。作为红山

文化的核心发掘地、研究主阵地，辽宁早已敞

开大门，搭建起开放共享的考古合作平台。

“辽宁采用开放心态、搭建开放平台，邀

请各方力量一同研究红山文化值得点赞。”研

讨会上，红山文化研究专家、辽宁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挑起大拇指。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破解谜

题，不能靠一家单打独斗，必须汇聚全国智

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这样说。

近些年，我省文物考古部门主动打破科

研壁垒，敞开资源、开放平台，把考古资料、出

土标本、遗址数据向合作高校全面开放，让外

地专家、青年学者能直接参与牛河梁等核心

遗址的研究与检测。去年底，红山文化多学

科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沈阳举行，省文物考

古研究院邀请辽宁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

校加入研究合作机构，一起攻关重大课题。

不闭门搞考古，不独享文物资源，让全国

优质力量，都能参与到红山文化研究中来。

而这次的重点考古项目，正是开放平台结出

的硕果。

此次项目由吉林大学牵头，联合中科大、

河南大学、山西大学、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多

家高校和考古部门，多领域专家联手，老中青

团队配合，优势互补、协同攻关。辽宁出资

源、搭平台，全国团队出技术、做研究，让难题

破解有了十足底气。

“未来辽宁还会继续扩大开放平台，欢迎

更多高校、科研机构加入。”白宝玉说。

这次开题论证会，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培

养考古新人，留住研究力量。

蔡大伟教授明确提出，作为国家考古人

才重点项目，不仅要出科研成果，更要育专业

人才。项目推进过程中，会让青年学者、高校

学生全程参与。从田野调查、样本采集，到实

验检测、数据分析，在实战中锻炼本领。老专

家带年轻人，跨单位联合培养，一步步打造一

支懂红山文化、精生物考古的青年队伍。

记者了解到，辽宁也把人才培养，纳入开

放平台建设中。依托合作平台，常态化开展

学术交流、实训实践，给青年学者提供机会、

搭建舞台，让红山文化研究有人做、有传承。

文明无言，考古有声。随着开放平台不

断完善，考古项目稳步推进，年轻考古人才逐

步成长，那些红山先民起源、生活、社会样貌

等“未解之谜”，终将一一揭晓。

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落幕了，但很多人

的心似乎还留在那里。500多部海内外佳片，3天

的预售票房高达4800万元，近三成影迷跨城而

来，只为赴一场为期数天的光影之约。

4月，在北京小西天，在全城大大小小的影院

里，天南海北的年轻人短暂相聚，然后又散去。

北影节是一个年轻的电影节，尤其是观众

群体也很年轻。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群

年轻人年复一年奔赴而来，究竟是为了看什么？

大多还是经典老片。据北影节开售2小

时售票战报显示，首张电影票是1996年的《甜

蜜蜜》，最受影迷喜爱的影展单元是“致敬·纪

念”“致敬·修复”和“嘉年华”，其中前两个单元

里满是几十年前甚至近1个世纪前的老片子。

在移动小屏片源充足的今天，年轻人费

尽周折在大银幕上看一部旧电影，不只是怀

旧，也关乎体验与认同。

一位影迷说：“电影应该是生长在大银幕

上的。”在北影节，不少经典作品是 4K 修复

版，画面的质感、声音的细节，只有在影院中

才能被完整感知。更重要的是，在座无虚席

的影厅里，你能明确地知道自己并不孤独。

当《一代宗师》里宫二淡淡说出那句“我心里

有过你”，你听见身旁传来轻轻的叹息，那一

刻的情感共振与集体认同，是任何私人观看

都无法比拟的。

这种认同，不止于物理空间的共享，更在

于精神层面的共振。仔细看这届北影节片

单，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老电影，共性往往

是有着超越时代的文化内核和精神内涵。比

如1935年的《天伦》，是第一部在美国发行放映

并取得成功的中国电影，其中蕴含着“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东方伦理；

1974年的《四季花开》改编自评剧《花为媒》，承

载的是传统戏曲美学与民间叙事的生命力。

再比如 1982 年的《茶馆》、1994 年的《西

楚霸王》、2005年的《傲慢与偏见》……这些电

影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经得起时间的检

验，在审美极为多元、年轻人口味变化飞快的今

天，仍然能引发人们对“何以为家”“何以为美”

等命题的持续思考。

话说回来，年轻影迷“怀旧”，未必是真向

往过去，可能还是对优质内容匮乏的无声反

抗。在流行文化盛行的今天，一个好片子的

出现越来越难，而一旦出现了一个好片子，很

快就会出现一批同类型电影。当遵循商业逻

辑的工业化作品越来越多，有灵韵的“手搓”

好片显得更加稀有。于是，电影节成了一座

“桃花源”，一年一度“落英缤纷”，而日常的电

影院则“无问津者”。

市场永远需要能经受时间凝视的好故

事。北影节虽然已经落幕，但关于好电影的

渴望从未退场。不辜负观众的奔赴，不止于

办好电影节本身，更在于源头活水的焕新。

中国电影人，需要沉下心来打磨，在经典与新

作、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创造有文化、有审美

的好片子。

只有当日常的影院里，也常有值得“奔赴”

的片子，电影节的狂欢，才真正照亮了前路。

年轻人为何愿意
为老片“打飞的”
赵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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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赵松
作家、评论家。抚顺人，现居上

海。曾获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

“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作品奖”，

小说作品先后登上“收获文学榜”

2021年短篇小说榜和2022年、2025

年中篇小说榜，以及第七、八届城市

文学排行榜。代表作有《等下雪》

《伊春》《空隙》《隐》《抚顺故事集》等。

大家读道大家读道

辽宁搭台，聚合全国精锐协同攻关——

用古DNA破解红山人之谜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近日，定居上海的辽宁籍作家赵松回到

家乡参加第十五届全民读书节启动仪式，并

带着新书《等下雪》在北方图书城与读者见

面。在“文学与故乡”读书分享会开始前，赵

松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围绕写作风格、家乡

影响、南北体验与时代困境等问题展开对话，

在一问一答间，表达着对文学和当下的思考。

谈创作：
用冷静的笔触关注当代生活

本报记者：《等下雪》这部小说集出版于

2025年 10月。同名小说《等下雪》获 2021年

“收获文学榜”短篇小说榜第二名，《谁能杀死

变色龙》获2022年“收获文学榜”中篇小说榜

第三名。您认为，它们被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赵松：《等下雪》主要是关注当代社会中

人的存在感的不断模糊，人的精神困境、悬浮

感、茫然感，还有人际关系的日益脆弱，以及

疏离与断裂。很意外的是，这部小说集中，我

收到读者反馈最多的是讲述男性友谊的《高

山流水》。它主要呈现了日常生活中男性朋

友之间的友情、理解、误会、矛盾和微妙的深

层疏离感。我们无法预判读者会喜欢什么，

或许大家从这篇小说里读出了关于友情关系

的困惑，还有对孤独的共情……一篇小说能

引发读者的丰富想象，可能就是文学创作本

身最迷人的地方。

本报记者：您的作品一直聚焦都市生活

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

赵松：当代社会，人的流动性是在不断加

大的，人似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曾

经固化的生活模式被打破，亲情、爱情、友情

都不再稳定，处处充满变数……这些不确定

性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交流明显变少

了，导致误会永远比理解多，很多人的内心是

孤独的、缺乏真实的归属感。我总是试图通

过小说去探究当代人的真实生存处境和精神

困境，通过展现种种貌似平淡的人际关系，不

断映射出整个时代的心灵底色。

本报记者：读者形容您的文字冷静、克制

又疏离，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赵松：我出生在抚顺，那里的冬天有东北

城市特有的干冷。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我，确实是会受到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比

如在写作风格上，我始终都倾向于喜欢那种

干净、简洁、克制的表达方式，可能与这样的

成长环境有着天然关联。我并不是说南北地

域气质天生不同，必然会导致每个作家写作

风格的不同，因为写作风格的形成是个复杂

问题，对于作家来说，写作风格形成至关重要

的因素并不只是成长的地方环境因素，还有

透过地方看到更为丰富的世界因素，还有很

多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因素等。另外还

有来自经典文学领域的影响，比如福楼拜、卡

夫卡、海明威、博尔赫斯和罗伯-格里耶的观

念与文本的深度影响。

谈家乡
辽宁是文学创作的原乡

本报记者：北方的地域气质塑造了您冷峻

的文笔，此外，辽宁对您的写作还产生了哪些影响？

赵松：我在辽宁生活到 30 岁才离开，语

言方式、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是在这里形成

的。从地理概念上来说，我是离开辽宁了，但

在精神上其实从未真正离开过，因为这个地

方的气息都已经渗透到我的血脉里了。尤其

在写作中，作为家乡的辽宁、抚顺，不仅仅是

非常重要的素材来源，还让我对城市、对人的

状态不断产生新的想象。无论写都市里人的

悬浮与漂泊，还是写普通人的精神处境、个人

情感与人际关系的困境，其实很多时候的思

考与想象都不可避免地与背后隐藏着的属于

辽宁、抚顺的环境与人密切相关，这一切始终

在我心里存在。

本报记者：抚顺是一座移民城市，在多种

文化融合的地域环境长大，给您带来什么独

特的写作视角？

赵松：我的祖辈来自山东与河北，我从小

在多方言、多风俗“混搭”的环境中长大。这

样的成长背景，让我从来不会用单一标签定

义东北、辽宁和抚顺。很多人喜欢用简单化

的刻板印象看待东北，但其实东北、辽宁乃至

抚顺，内部差异特别大，每个城市的口音、习

俗都不尽相同。像沈阳和抚顺的一些区县

都有明显口音差异。另外，东北人也不只有

热情豪爽、能说会道这一种面貌，同样还有

很多安静内敛、敏感细腻、不善表达的人。

我更喜欢挖掘地域背后多样化的复杂人性，

不会为了迎合流行趣味进行简单乃至片面

化的呈现。

本报记者：请具体谈谈，这些影响在您的

作品内容上是如何体现的？

赵松：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空隙》用的是

抚顺素材，反映的是我人生前30年在抚顺获

得的人生体验和文学思考；我最重要的作品

《抚顺故事集》，几乎就是个人的成长史和精神

自传的小说化呈现。最重要的一点，是抚顺让

我真正理解了人与城市、人与人、人与本地事

物的深层微妙关系。不管走到哪儿，辽宁，尤

其是抚顺，始终是我感知世界、思考人生的起

点，我的写作之路是从这里出发的。

谈漂泊：
距离让故乡有了更多想象空间

本报记者：定居上海20余年，您对家乡有

何感受？

赵松：初到上海时，我花了5年才适应那里

的气候和环境。特别巧的是，有几年我曾生活

在杨浦区军工路的五维创意园区里，而在离那

里不远的区域里，很多路都是以辽宁城市命名

的，比如抚顺路、本溪路等，尤其是地铁18号

线，有一站就叫“抚顺路站”，这让我很喜欢坐

18号线地铁，有时候明明不是要在抚顺路站下

车，也会特意下车去看一看。这熟悉的名字，

是镶嵌在我记忆深处的符号，对于我来说，它

们是始终在我内心深处存在着的。

现在每次回来，我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变

化，需要一次次重新体验她、认识她、理解她、

想象她。这次回沈阳参加辽宁省第十五届全

民读书节启动仪式，让我感觉到整个辽宁正

在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气息，尤其在文化上的

开放态度，能直观地反映出辽宁现在的精神

追求。

本报记者：身处家乡写家乡，与离开家乡

写家乡，有什么不同？

赵松：区别在于，离开家乡后，我对这里

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对于离开的人来说，

故乡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非常特别的存在，

无论是观感、体验，还是想象，都会不断更新。

这次从桃仙机场到辽宁大厦的路上，经

过了宁山路、北陵公园等熟悉的地方，小时候

的很多与它们相关的记忆瞬间涌了上来，大

脑里会有一种回忆被激活的快感。城市一直

在变，但记忆里的老街旧景没变，现实和回忆

交织碰撞，就会冒出很多独特奇妙的火花，这

是一直待在家乡体会不到的。

本报记者：您说过写作者要面临“看不看

得见”这一基本问题，跳出家乡是否帮您更好

地“看见”？

赵松：我常常会反问年轻作者：你能看到

什么？你怎么看？这是一个人写作能否成立

的关键基点。长期待在一个环境里，人会慢慢

麻木，失去对生活的环境、事物、人的观察力与

感知力，“习惯了”是写作者最大的障碍壁垒。

离开家乡，身处气候、语言、生活节奏都

截然不同的上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确实

有很多“不习惯”，而这种“不习惯”会使我保

持对环境及其中一切的足够敏感。在上海看

辽宁，给了我空间距离感和不同的视角。当我

再次回到辽宁，会留意从前忽略的街道、风物、

人的细节，关注各种变化、消失与出现，会对比

两地的差异，重新解读城市。再例如，有一年

我去英国，在伦敦，当我站在泰晤士河旁边时，

最先想到的竟然是“这河比浑河还窄”。这种

细节记忆，可能只有离开故乡的人才会有。

对于写作者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对抗习

惯、避免重复、不断创新。写作者在面对困境

的过程中，还要持续观察世界、观察生活、持

续思考并且不断克服习惯化，这是个很有意

思的自我博弈的过程。能够通过这个过程去

认知生命、理解世界，是写作者最大的价值。

“离开故乡写故乡，给了我更多想象空间”
——专访辽宁籍作家赵松

本报记者 刘海搏 文并摄

本报讯 记者吴丹 王荣琦报道 一缕

烟雨牵起80年岁月浮沉，一座老街蕴含三代

女性命运悲欢。4月24日晚，原创话剧《烟雨

东关街》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首演。

该剧由大连文化教育产业集团出品，大

连话剧院创排。自2021年启动创作，先后被

列入辽宁省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工程选题目

录、文旅部《2023-2025舞台艺术创作行动计

划新创剧目名单》、2023-2025辽宁省舞台艺

术创作重点选题目录、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

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辽宁省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专项资金扶持作品。

作为老一代闯关东人的重要聚集地，东

关街见证了城市民族工商业兴起、抗击外敌、

革命斗争与繁荣发展的历程，折射出中国近

现代历史的沧桑变迁。该剧将东关街的故事

搬上舞台，以艺术笔触，勾勒老街在岁月流转

中的容颜，捕捉寻常巷陌间的烟火气息，探寻

在时代变迁下深藏于人们心底的故土情怀与

文化根脉。

剧情围绕大学教师烟雨岚展开，她为遵

循前辈嘱托、寻找“家传物件”而留守红砖小

楼。在生活碰撞、情感纠缠和心灵挣扎里，

三代女性的命运被层层揭开，跨越 80 年的

离合悲欢，在舞台上叠映出时代行进中的精

神涅槃。

编剧杨锦峰表示，这个老街区是城市历

史的缩影，也凝聚了老大连人的情感。剧中

虚构的一家三代女人的故事，融汇了爱恨情

仇的个人命运与风云际会的时代之音，“我们

想展现的是坚贞不移的精神守望和蓬勃创新

的发展意愿。”

红砖小楼、老式电车、“海蛎子”方言……

舞台上，浓郁的大连地域特色扑面而来。“我

们用老电车的叮当声和车来车往，去进行时

代空间的转换。”总导演王晓鹰说，“这可以说

是大连独有的风情。对方言的使用，也会让

人物形象更生动。”

据悉，本轮演出将一直持续到5月3日。

话剧《烟雨东关街》
在大连首演

赵松携新书《等下雪》在北方图书城参加“文学与故乡”分享会，并与读者交流。

包括牛河梁在内的多处红山文化遗址目前仍在考古发掘中。


